
清稗琐缀 清 佚名 

    ◎溥伟

    前清家法，鉴于理亲王之祸，自康熙后，即不立东宫。然阿哥等之简在帝

心，将付大统者，辄密书其名，藏之正大光明殿匾额内，盖恐玉几末命，仓猝

非常，有所舛误也。宣宗倦勤时，以恭王奕最为成皇后所宠，尝预书其名，置

殿额内。有内监在阶下窥伺，见末笔甚长，疑所书者为奕，故其事少闻于外。

宣宗知而恶之，乃更立文宗。成皇后后宣宗死，病笃时，文宗侍侧，后昏瞀以

为奕，乃执其手而得之曰：“阿妈（满人呼父之词）本意立汝，今若此，命也

，汝宜自爱。”旋悟为文宗，窘极。文宗乃叩头自誓，必当保全奕。穆宗以冲

幼嗣立，奕长军机秉政，其子载激封贝勒，颇与穆宗狎，滋为不道，少夭死无

子，以溥伟人继，袭王爵。德宗末叶，失孝钦显皇后欢，体弱多病，又无子

，以溥携为大阿哥，旋以罪废。于是近支亲贵，凡下于德宗一辈者，人人有非

分之冀矣。溥伦年最长，美丰度，工词令，且系宣宗冢曾孙，最应立。溥伟自

以乃祖功高，希望尤切。及宣统入嗣，伟之怨望亦最烈。顾其人儇薄无行，尝

派为恭办丧礼大臣，辄于几筵前，向宫婢等无礼。上谕有警戒王大臣不得于祭

尊时哗哭者，即隐斥之也。伟平居郁郁，尝以病废。都人谓谋望曰热，有宗室

显贵相谓曰：“夫已氏又患热矣，恐非石膏一斤、知母八两不可。”或曰

：“毋尔，只须皇帝一个、江山一座足矣。”其彰著如此。国变后，伟遁走不

知所往，现闻山东有告示出现，系伟与张勋会衔，度亦不轨者之所为耳。故述

其历史如。见《何严小乘》。

    ◎科举时代轶事汇记

    满清科场，关防甚为严密。道光时，某权相以此树党，其旧门生年家子

，及有以文字著名者，场前预送条子为文内关节，时遂沿为风气。惟某部郎颇

束身自爱，某科出礼闱，呈文稿于乡荐座主，某甚重其文，怪其不预送条子。

某曰：“门生初试，不知条子为何物，又愧由诡道贻师门羞。”座主弗然不悦

，曰：“君不受栽培，嗣后不必过我也。”是科虽中，不与馆选，说者谓不受

栽培所致。清咸丰七年，某翰林为河南学使，场规酷刻，巡号如阅狱囚，枷锁

载道，以致人犯法为幸。出题尤谬妄，单句如必有妖，是为我，从反之类。截

搭如羊父母干龟动乎，鳖生焉之类。又鄙夷一切，某两县同日复试，一县兽蹄

鸟迹之道，一县鸡鸣狗吠相闻，盖谑其字不成字，文不成文也。是省大员，嗾

言官弹其割裂经传，玷辱斯文，诏革职。

    清嘉庆十四五年，楚北学使江右人，阅文有眼力，贪酷异常，将试一郡

，牌饬提调官备木枷百号，铁索百条，临郡时带有上郡荷枷生童数人游市。试

日，号口设望台，号头立窥伺差。严寒不准携火器，酷暑无得脱衣冠。见有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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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言语，借火吸烟，辄枷锁以徇。怀挟越号，必严刑以处。坐堂如秋审，点名

若考囚。科举未发，先索书价，否则降等。袒护教官，猫鼠同眠，勒索印银

，张罗院费。时诅以联云：“厥土为涂，何故糟踏湖北；挟以走，可怜玷辱江

西。”隐切姓名，皆纪实也。后数年，出陈臬事，有同寅藩司某素相契，因事

获咎。汪督志伊委其查讯，虽未授意，谅必原情。时值除夕，藩司稍请宽假

，彼设三木以待，檄提数次，藩司不堪，亲具供状，挟怀中刃自尽。子控部

，事闻于朝，汪罢职，被拿问。解员叱上刑具，彼不从，亦设三木以待。笑曰

：“请君入瓮。”途中亦自经死。见《聆风{移}杂缀》。

    ◎顾亭林狱事

    顾亭林狱事，志乘未详，见于《与颜吏部光敏书》，特录其略。先是苏州

沈天甫、施明、夏鳞奇、吕中伪造《忠节录》，托名已故祭酒陈仁锡，讥毁清

朝，罗列江南北名士巨室，以为挟害之具。又伪造原任阁辅吴一序，诈其子中

书吴元莱银二千两。事发，刑部定谳，将沈天甫斩决，此康熙五年事也。次年

，莱州即墨黄指挥培之仆姜元衡刷易此书，增入黄氏唱和诗，控其主与兄弟子

侄作诗，诽谤清朝。又与顾亭林搜辑诸人诗，皆有讪语。处士于七年二月在京

师闻之，即出都抵济南，幽絷半年。因援沈天甫故牍，谓姜元衡所控之书，即

沈天甫陷人之书，事旋解，株连二十余人，均得释。处士赋涛六章，纪其事

，有“伟节不西行，大祸何由解”之句，又末章云：“天门殊荡荡，日月相经

过。下闵黄雀微，一旦伏网罗。平生所织人，劳苦云无他。骑虎不知危，闻之

元彦和。尚念田画言，此举岂足多？永言矢一心，不变同山河。”诗集中不载

。详见颜氏家藏尺牍。

    ◎噶礼

    康熙末年，江督噶礼办事勤敏，喜著声威。尝以南闱号含逼窄，请旨改建

。而贪婪不法，无敢言者。辛卯岁，江南科场事发，噶礼获之，得银数十万两

，又大纵估客，粜米出洋，米价一时腾贵，以至军民交怨。时仪封张清恪公伯

行为江苏巡抚，密饬查拿，果得总督令箭，并访获张元隆等交通海贼情状，以

实参奏。圣祖震怒，正钦差张鹏翮出京密办科场，兼讯噶礼。而噶礼权势甚盛

，遂以反诬，革张伯行职。事闻，上曰：“朕素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，着

加恩免议。”旋调仓场侍郎，而罚噶礼修热河城工，以赎前愆。五十一年九月

，上知城工未完，懈于督办，遂将噶礼拿交刑部。适噶礼之母诣都察院讼礼忤

逆，令家人进毒弑母等事，奉旨廷讯确实，发部议以凌迟处死。上命先将噶礼

眼珠打出，又割其两耳，籍没其家。妻子同谋，法皆斩首，其母恨礼甚，又诣

刑部，请照陶和气例，凌迟后焚尸扬灰。有旨赐帛，而噶体又贿嘱帛糸未绝时

即行棺殓。监绞官候至夜分，忽闻棺中语云：人去矣，我可出也。闻者大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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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劈其棺，噶礼遽起坐。因耳目俱无，不知所之，监绞官惧事泄，一斧劈倒

，连棺焚化，始行覆命。上笑曰：“这奴才真烧坏也。”此案见康熙五十一年

邸抄。

    ◎故家珍物

    京师巨族，数百年来，积聚至多。闻立玉甫（山）尚书家中，有朝珠三百

六十五挂，其下乘者犹值千金。尚书平时，除忌辰外，每日一挂，一年之中

，从不重复。又其家古玩，值三百万。拳匪之乱，尚书既被难。迨联军入京

，家资尽丧，凡诸宝器，大半西去。荣相（禄）家宝物，亦多散失。回銮后

，广收贿赂，无几时，即已充实。闻所用翡翠翎管，表里莹澈，自外视之，翎

毛纤发毕睹，盖所赐玻琉翠也，价值一万三千。带钩一具，亦值万余。

    ◎县令口才

    前清河道设有专官，每年工竣，须历视各县，以验工程。某县令平日不问

公事，有糊涂之名，而口才甚为便给。一日河道至某处勘验工程，令治筵款之

。河道酒酣后，因拟一联曰：“童子打桐子，桐子落，童子乐。”令应声曰

：“何道开河道，河道深，何道升。”盖河道系姓何，闻之大喜，不半载保令

为知府云。

    ◎纪马江死义诸将

    甲申马江之败，世皆归罪于张幼樵，然力战死绥之诸将，其忠荩实有不可

没者。且法人内犯，实仗孤拔一人。自孤拔死于炮，法人失所恃，遂不复纵横

海上，陆军乃得一胜于谅山，功过亦差足相抵。较之大东沟刘公岛诸役，其得

失必有能辨之者。爰检箧中旧所录张幼樵为诸将请恤疏稿，录之于此。方今锐

意规复海军，听鼓鼙而思将帅，其亦有奋袂而起，以追先民之风烈者乎？按是

役死事最烈者，为督带飞云兵轮副将衔参将高腾云，及管带福星轮船五品军功

陈英。原疏叙高事云：

    该参将由粤来援，论事呐呐如不出口。前月二十六日法增一船，诸将请援

，高腾云独义形于色，臣心异之。夜复来见，询以方略，高腾云曰：“闽防之

忌，本以牵制使敌不发耳，非战地也。但炮注子，人枕戈者已一月，昼夜相持

，咫尺间，恐酿成战事。知帅意急欲先发，必多牵制不可。得南洋援必不来

，即来，怯将亦无用，徒害事耳。”臣诘之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对曰：“专攻

孤拔，得一当以报而已。”臣欲令其统率诸将，则辞以资望在李新明后，且曰

：“水师船各自为战，非若陆军，一将能指挥十余万也，诸不必纷更，坚守以

待上命。”该参将既去，臣复嘱各船就商筹策。该参将志定神完，誓死报国。

是日手发巨炮，击其鸟波船，一一命中。以一飞云小舰，当敌人三大舰，中流

坚拒不退。横来一炮，该参将腿为之折，复一炮，遂飞入水中而没，舟乃发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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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    其叙陈事云：“该军功人极瘦弱，文理甚优。方敌舰日增，臣深忧之，陈

英上书请以各轮船合攻孤拔座船，而艇船等炮火牵制下游，使各轮小商船水勇

及捍雷船截其鱼雷舰，所论均有条理。臣采其论，下诸将，布置略定。无如法

暗约英美先发，陈英见英美船骤下，急起碇誓众曰：‘此吾报国日矣。吾船与

炮俱小，非深入不及敌船。’敌以三船环之，舟中机损人亡不顾，但以炮向孤

拔船，孤拔船为炮所毁，而孤拔中炮死。敌复增船来，持至三时许，陈英猝中

炮于望台，学生王涟随殉，船始焚毁。英美船观战者，均称羡不置，为之深惜

。”云云。是役力战死者，尚有许寿山、叶琛、林森林三人。

    ◎年大将军

    年大将军羹尧，有幼时师杜某，台州人。将军贵，杜某已卒，家甚贫。其

妻命其子某，跋涉至西陲，谒将军求官。子年二十余，颇愚鲁，至西陲投逆旅

。逆旅中人视其椎朴，且寒素，以下等舍宇处之，某亦安焉。翌日某询年大将

军府何在，逆旅中人共惊异，主人自来问渊源，某为具述之。主人大恐，立启

精室，绚烂非素所睹。某自揣身无余资，不敢居此。主人固请居焉，曰：“苟

大将军知客官不居此，主人自得重罪。”自是供给丰腆，并奉资恣其用。其初

，往大将军府投刺不得见，继往复不见，归颇愧叹。主人曲为解慰，劝之投函

，音息复渺，不觉怨望，主人亦色沮。守候月余，资斧尽竭，积耗旅资，且数

十金矣。一日数弁皆三品冠，持大将军名制云传见某，某即随往。至府则自门

以入，夹道兵卫，剑戟交叉，某心胆俱落，勉强至大将军前，匍匐不敢发一语

。将军面若含怒，厉声曰：“吾以为吾师子必早腾达，乃犹若尔，已负吾师

，复不在家侍奉若母，而来求官。官岂宜若耶？吾亦无所资尔。”即命侍卫导

交藩司，押送回籍。某不觉懊丧欲绝，悲愤中来。及抵藩署，藩司已降阶恭迎

，盛宴在堂。是夕归逆旅，陈设愈灿，臬司以次亦复争相款宴，赠赆无算，某

乃喜出意外。流连既毕，藩乃命二吏相伴返浙，甫抵里门，土木轮奂，则本州

知府已为鸠工治第，一如富豪。乃知大将军方接某刺时，已命人赍万金，嘱知

府为经纪矣。复已探得某愚鲁不堪为官，故作狡狯以绝其望也。

    ◎汤斌

    汤文正公斌抚苏时，闻吴江令郭@@有墨吏声，公面责之，郭曰：“向来上

官要钱，卑职无措，只得取之于民。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，卑职何敢贪耶

？”公曰：“姑试汝。”郭回任，呼役汲洗其堂，由是大改前辙。公喜，特保

举卓异。而前任苏抚余国柱方掌纶扉，征贿巨万。闻之，衔恨刺骨，嗾人劾奏

。虞山翁铁庵司寇从而和之。赖上稔知郭无他，故得以保全。时常州贡生何义

门在京考选，为铁庵门生，遂登门嚷骂不已，索还门生帖，否则改称不认为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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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义门由是知名。康熙二十六年，郭内升御史，才半年中，参罢三宰相、两尚

书、一阁学，直声振天下，称为铁面御史。旋以吴江张令亏空举发旧案，株连

落职，拟遣戍。幸上以郭居官尚有风力，免其治罪。二十八年擢两湖总督。

    ◎冯柳东遗事

    嘉兴冯柳东先生登府，亦乾嘉间硕儒，精汉学，工词章，所辑《朱竹坨集

外稿》最有名于时。顾迂诞不习吏事，由翰林散馆改知县，选闽中某邑，卒以

不能折狱，改教授归闽中。有一妓年已长，色衰且陋，先生顾深眷之，以为柳

河东顾眉生之俦，赠诗词甚伙。临行时，至辍所御七品补服为赠曰：“以此作

枕，幸无忌交颈时也。”一时传为笑柄。

    ◎正定府大佛寺

    直隶正定府，有大佛寺。佛以铜为之，高十余丈，为楼五层。余友东蹈

，尝登其最高层，盘坐佛耳中，并不觉隘。庚子岁清宫西狩，寺僧亦云散，有

窃寺中之小佛售诸西人而致富者。回銮时，西太后驻跸寺中，拟修复旧观，以

估工五千万而止。

    邑梁氏即贰臣传中某某，清初，父子相继入枢垣，权势张甚。纯庙南巡时

，其子已退老，或以其不法事上闻。会梁迎驾，游大佛寺至山门前，纯庙怒指

弥勒佛问曰：“佛见朕于意云何？”梁以佛见佛故笑对。纯庙复返顾问曰

：“然则见汝亦笑何欤？”梁免冠顿首：“佛笑奴才不成佛耳。”纯庙意乃解

。

    梁氏今已式微，而平泉池馆，尚擅竹石之胜。其藏书处曰“焦桐书屋

”，庭中植桐四株，皆数百年物。纱橱须眉皆碧，北窗一枕，不啻消夏湾头也

。所藏多宋元精椠，后人颇知爱惜，今不知尚保存否？

    ◎江山妓之贾祸

    读《宗室八旗名士草》，江山九姓美人麻之韵史，桐严妹之令人颠倒，可

想一斑。中表某君，曾任浙江金华府，有所眷曰七妹，山盟海誓，满拟金屋贮

之矣。顾七固别有所欢，贵介公子也，为仁和相国之戚属。月夕花晨，过从甚

密。发审委员某者，调其事以告某君，且甚其词。某君乃突至七画舫中，连掌

其颊。七愤甚，仰阿芙蓉以殉。某公子力为报复，时仁和方柄国，不半载，而

某君以挟妓纵酒致酿人命八字褫职矣。

    又毗陵冯竞任表兄之外舅，为令于浙省，有能名，历任繁剧。某年由会稽

量移钱塘，画中流，片帆风顺。其姬人固江山佳丽也，方凭窗纵眺，有邻舟磨

舷而过，舟中一姝，为姬人旧日姊妹行，遥致寒暄曰：“阿姐别来无恙。”姬

人大怒，立饬停舟，谓：“彼姝有意辱蔑，宁不知我作官太太者，而敢尔尔

？”舟人慑钱塘令威势，百计劝说，令彼妹叩首于姬人前以赎罪。彼姝夙负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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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，交好者不乏大官显宦，性颇强项，“旧巢共是衔泥燕，飞上枝头变凤凰

”。至此已羞愤万状。所谓钱塘令者，复大肆诟詈，谓莅任后，必重加惩治。

彼姝闻言，奋身投江，风里杨花，竞作水中仙子。钱塘令到省，即得撤任之牌

示，未几而革职永不叙用之命下，竟未能莅钱塘新任。并书之以为狭邪者戒

，不可作江山艳屑观也。

    ◎汪精卫轶事

    壬子春在槟榔屿，养疴鹤山极乐寺，汪君精卫来访，叙谈甚惬。别后，客

有谈其轶事者。谓汪当狙击摄政王之前数日，经营党事，本尚有待。长沙甯调

元太一寄以《金缕曲》一词，感慨凄凉，情词迫切。汪读之大恸，揉纸而食之

曰：“以识不忘。”不数日而后车误中，汪竟锒铛入狱。吏知为文士，颇加敬

礼，日贻新闻纸一束。汪阅至黄花岗一役，喃喃自语曰：“天下事竟遂不可为

耶？”日诵此语，致忘寝食。狱吏大惧，不敢再令阅报。武汉发难，粤督首请

特赦党人，遂有将汪发往广东，交张鸣岐差遣之谕。狱吏致殷勤于汪，汪不肯

出，曰：“吾之狱系代表四万万人而来，今吾翩然出，而彼四万万人者困苦颠

连，仍不啻在囹圄中也，吾奚出为？”狱吏曰：“君不知乎？”乃以近事告

，且曰：“君富贵不远矣，一至张帅处，何愁不大人者？”汪笑而斥之。狱吏

更谋馈物作赆仪，汪曰：“无须，但以狱中击练之巨石惠我足矣。是与我相处

久，吾日抚摩而按弄之，不忍离也。”其多情皆类此。汪为人恂恂儒雅，其状

态殊类太史公、留侯一赞。顾两手箕张甚巨，云：“即在狱中无报可阅，日弄

练石所致。”甯词，惜谈者遗忘，近见汪自作一词，亦调《金缕曲》云：“别

后平安否？便相逢凄凉旧，不堪回首。国破家亡无限恨，禁得此身消受。又添

了离愁万斗。眼底心头如昨日，数襟期梦里重携手。一腔血，为君剖。泪痕莫

滴新词透，倚寒窗循环细读，残灯如豆。留此余生成底事？空令多情亻孱愁。

愧戴却头颅如旧，跋涉河山知不易，愿孤魂绕护车前后，肠已断，歌又逗。

”词当作于光复以前，一往情深，神似弹指词中赠吴季子二阕。即论余技，亦

已足传矣。

    ◎张文襄之诙谐

    湖北有富商，刘其姓，长毛其绰号也，以曾隶太平天国部下故名。张文襄

督鄂时，屡劝输将，每助赈一次，则为请奖一次，历奖至尚书衔。某年病卒

，文襄拟送一幛，时易实甫诸名士，均在幕中，各拟四字，文襄阅毕，笑曰

：“诸君所拟非不佳，但于尚书衔，未免抛荒耳。”因援笔自书曰：“红杏飘

零。”众皆叹服。

    ◎咸丰行宫

    前清陆军部司员文某，言辛丑春，因公往热河何都统署，因喇嘛介绍，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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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咸丰行宫内秘藏珍珠佛，及蓝宝石、金刚石琢成佛像。高径尺，景泰蓝座

，塔高亦数尺。乾隆时御磁，以数百箱计，扃闭牢固，闻小如杯碟，亦件值数

百金。例归喇嘛世守，非其人不得见也。宫内有古柳一株，不知历几何年，喇

嘛因树之枝干，雕一千手神像。相其高度，筑三级楼台，为之华盖。神首探出

楼之第一级，鼻大可容数人，手长数丈，其伟杰可想。正梁为双龙环抱形，中

嵌一夜明珠。喇嘛教徒，夜起诵经，环坐珠下，如白昼云。

    ◎童谣

    宣统辛亥春，北京有一歌谣出现，曰：“明亡于庙，清亡于道。”骤闻之

似尚费解。释者曰：“庙祀魏阉，明祚随去；铁道国有，清运告终。秘数如此

，前定可知。民国之兴，岂偶然哉？”

    ◎拍卖

    清廷未倒时，北京内阁发爱国公债票，应者寥寥，奕卖马，那卖宅，故作

寒酸，求免担负。实则诸亲贵私财，寄顿外国银行者，据内阁调查报告，现银

达六千余万。聚敛所得者如彼，乃装穷如此，效明末诸臣拍卖破烂桌椅之手段

，民安得不困？国安得不亡？

    ◎白泰官

    白泰官者，清初八侠之一。有勇力，矫猱绝伦。晚年深自韬晦，退居常州

甘棠桥旧宅中，终岁杜门不出。偶值冬日，与二三弟子散步至文庙前，一和尚

持扁担作旋风舞，顾盼骄人，自谓受少林正传，走遍天下，未遇敌手；居士辈

有能取笠帽老衲顶上者，当九跪执弟子业。泰官一时兴起，竟取笠冠之。和尚

殊惊异，叩首如礼，殷殷问姓名而去。临别时，言三年后当再来拜师所赐。泰

官阅世深，知此僧决非好相识，来必报复。因嘱家人慎记其事年月。及期，泰

官衣青衣，坐门阈上负曝，伪为童仆也者。和尚至，急延之上坐，告以师已他

出，请稍待。己则趋火炉侧烹茶供客，拾竹头木片，随手捻之，尽成齑粉。僧

自念三年修练，虽多进境，然其徒技犹如此，泰官诚未可测矣，遂默尔迳去。

    ◎京官之消遣

    前清京官，向称清苦，其有当权弄贿，炙手可热，车马衣冠，臣门如市者

，不三数人。即术工奔走，机善夤缘，上谄下骄，藉于其期伺渔人之利者，亦

属极少数人。其大半则萧索闲居，以诗酒声色自娱而已。光绪、宣统间，国是

最纷，政潮亦最激，而多数京官，仍颓唐如故。其供职各部者，惟每晨到署画

到，近午即归，谓之上衙门，此外毫无所事，亦由各部人员，浮于所职故也。

友人某尝官民政部，曾为一诗云：“本无一事报公家，犹自蜂狂到署衙。顾我

绵材羞袜线，翻嫌民政尚萌芽。上堂宛似星瞻斗，入院惟看鸟弄花。最是消闲

无那处，出门闲坐东洋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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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◎外交秘密

    近阅新小说见《外交秘密》一书，中有桃花协会一节，言西太后以某剃发

匠代醇邸使德谢罪，此实大谬。按醇邸在德时，曾以不愿在德皇前叩首，负气

至汉堡，经人调停始止，有章奏可查，更安得有冒充情事？今小说多似是而非

，最足惑人，此等事在今日可不置辩，惟恐数十年后，或有深思好奇之人，转

以是为真，而疑史乘为伪矣。

    ◎宝域楼故址与五王爷园遗事

    今北京总统府正门，或云即系宝域楼者，清高宗建，仿西域宫室，以居香

妃者也（香妃事见《春冰室野乘》）。又今清华学校所在地之清华园，于清咸

、同间，尝为老醇王赐园，所谓五王爷园者是也。王为穆宗之叔，生平持身严

正，颇以礼法自绳。常不满于孝钦之所为，日者奉孝钦召观剧宫中，剧为《翠

屏山》，演至佳处，王忽扬臂大声喝好，同座告以宫廷不宜放诞，王笑曰

：“昔先皇家法，宫中不许演剧，且剧如《翠屏山》又安得见之宫廷？今我观

此，不觉忘情，犹自谓在前门外戏园中，故若是耳。”孝钦知其意在讽谏，亦

颇善其言，然卒不能改。清制：“宗室赐园，非特旨则只及一代，故王死仍以

清华园归官。”园故荒落，王亦未尝从事修葺，故及清华学校之始筑，仍为废

园也。

    ◎神缆之笑史

    中日之役，今二十年矣。犹忆初接仗时，报纸有捏造战胜新闻者，谓黑旗

兵刘永福，用溺器实炸药，浮水面，击沉日本兵轮。庚子之役，里人奔走相告

，谓义和拳头目大师兄陛见，蒙太后赏红顶花翎，言下有伙颐沈沈之雅。此二

事事后思之，同堪喷饭。或谓其时风气锢蔽，为此语者，要亦时代有以限之。

然吾年来接中人之稍读书者，其议论之奇特，正复相似，于以知无文化之民

，思想范围至隘，不期而如出一辙。教育不普及，祸未艾也。上海张逸搓先生

《逸庐笔记》中，有神缆一则，录之。茶余酒后，用为谈助，倘亦足以破瞽说

警顽愚欤？（以下《逸庐笔记》原文）法越之役，两粤戒严，督师者有彭、张

两宫保，与南皮节帅，日筹防御之策，虚衷延纳，昕夕不遑。于是热心功名之

士，简练揣摩，上书络绎。有制成攻守新器者，则下营务处嘱余等研究之，其

间奇特之论，不一而足。有拟以大舰积薪，围烧敌舰者；有用强水喷射铁甲

，使其穿漏自沉者；有能以符术致敌生命者。穷思极想，使人不能赞一辞。更

有外委陈荣升者，异想天开，上书自陈，能以竹缆用药渍透，设险要处，敌船

轮叶遇之，即能绞住，倘复加力猛驶，汽锅必裂云云。余等推论数日，以为必

无是理。乃陈某直诣大宪，谓某等未识此缆神奇作用，若蒙俯赐采择，只需二

百金，即可制就呈验。如无效，愿依军律治罪。大宪悯其愚诚，立命应付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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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始布置竣工，禀报请验。于是省中司道，及镇江大员，咸奉命莅止，乘篷舟

海兵舰往验，余坐东海小轮尾其后。既至，龚方伯、蒋观察传余到舰，即见陈

弁，手铃而腰旗，服装诡异，旁若无人。李镇军谓陈曰：“汝新发明之神缆何

在？”陈请各宪至船头，己乃趋而前，左手摇铃，右手挥小旗，喃喃不辨作何

语。忽两岸鼓声渊渊，车声辘辘，未几而径寸之竹缆作暗绿色，由水中渐起

，出水数寸，端系两岸，直绷河面。既而铃声又作，鼓声骤止，横亘河面者

，共有八缆，距十余丈。陈弁屈右膝请曰：“无敌神缆，今功成矣，为各位大

人贺喜。事毕矣，末弁谨送各位大人回辕。”李镇军徐曰：“吾等奉帅命来

，必考验而后可复命。”陈曰：“缆则具在矣，顾谁能蹈此危机而亲试之

？”蒋观察目余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此何难试？令此舰冲缆而过，成败立

见矣。”陈厉声曰：“此何事？尔何人？何狂妄乃尔？神缆岂等闲？如许贵人

在船，而思一网打尽，必系敌人间谍无疑，请捕治之，毋使遁。”众默然。余

遽曰：“然则请即以某所乘东海小轮当之，以释众疑，何如？苟神缆有效，使

欧西舰队，不敢逞威于亚东，区区东海，良不足道。而某之冒昧轻视，亦甘受

军律不辞。”陈嗤之以鼻曰：“身其齑粉矣，尚何军律之可受？”龚方伯谓余

曰：“凡事重审慎，戒孟浪，苟实有见地，吾等当赞君行也。”余曰：“即下

东海，令舵工直驶中流。”舵工以先人言。露忄匡怯。乃躬司机，鼓其锐进

，船到缆断，岸人急烧黄纸，焰飞满江。继闻崩崩之声，八缆齐断。东海回轮

，尚余勇可贾，就断缆处蜿蜒行之，而绞住轮叶之说亦破。神缆至此，全功尽

弃矣。回舰，龚方伯谓余曰：“此可谓势如破竹，可贺可贺。”陈弁瑟缩欲遁

。李镇军曰：“陈君陈君，吾等如何复命？得毋又谓嫉君也者。”陈崩角乞恩

，伏不敢起。余为之缓颊，始抱头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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